
时光追随到 2017 年的冬天，我
在格郎河搞定点帮扶工作期间 ，一
个盘着 “天菩萨 ”的留守老人闯进
了我的心扉。

他五十多岁，脾气有些执拗，早
年丧偶 ，膝下两男一女。 女儿出嫁
了，两个儿子长年在外地打工。 他
身体不太好，喜好烟酒。 他一个人
干不了重活，就把家里十几亩土地
都租给寨子里有劳力的亲戚耕种，
年底分成 。 他养了一帮高山黑绵
羊，当时从亲戚家赊来的时候才 20
多只一万多元本钱，现已发展到 80
多只了。 他还喜欢养蜂。 而且，他还
是祖传的铁匠 。 他说，他祖上还曾
给部队维修过武器哩。

刚认识时他叫我“蔡老师”，后来
接触多了，他直接称我“老蔡”了，我
成了他最信任的朋友，他成了我的亲
人。 每次同他交流，他总是非常的淡
定，哪怕是说起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不幸和苦难，他这一生是多么的不容
易啊！ 虽然不是朝夕相处，但我三天
两头的往他家跑，力所能及地给他送
去一些生活物资，也经常帮他做些家
务，带他看病，给他买药，他很开心。

后来，我见他日渐消瘦，咳嗽不止，正
好他大儿子也回来了，我就叫他大儿
子带他到医疗条件好的市医院做个
全面检查，结果查出老人竟已是肺癌
晚期了。 我们都瞒着他，给他买一些
好吃的东西，后来又经常带他到饭馆
里吃点大餐，但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一
些，不过，他对生死看得开，这出乎我
们的意料。

2020 年， 他身体每况愈下 ，于
是决定把羊群卖了， 干点轻松的活
儿。 张罗几天后， 来了一帮买羊的
生意人， 我和同事用了一天的时间
帮他谈妥价钱做成了这笔生意。 卖
绵羊收益三万五千多元， 还了一万
多债，还赚了两万元，这件事儿让他
大大松了一口气儿。 “老蔡啊，卡莎
莎哦———”老人颤抖着双手，紧紧握
住了我的手。

我接到了新的任务， 离开了格
郎河。 有一天，接到第一书记打来电
话，告诉我老人患肺癌晚期不行了。
听到这一消息，让我非常难过。 他年
纪不大，还小我几岁，命运却如此悲
苦， 我在心中默念了好几遍他的名
字：尓基阿普。

在格郎河帮扶的日子里， 我每
天都坚持做着平凡的事情， 在那乡
村路上， 不知道留下了多少车辙和
深深浅浅的脚印。

格郎河 12 岁的女童阿英已辍
学一年半了。 她先后流落在本地附
近的乡镇 、县城小餐馆打工 ，母亲
早已病逝 ，父亲娶了后妈 ，哥哥在
读中职 。 阿英个子长得高挑，黧黑
的皮肤，长而弯曲的睫毛下有一双
大大有神的眼睛，家庭的变故让她
显得比同龄人懂事和成熟得多。 我
们数次的深入家访没有白费，阿英
终于重返校园 ，就读四年级 ，再次
开启了她天真快乐的小学生活。 两
年后 ，她升入县城初中 ，三年后成
功就读中职……

这些在格郎河的过往， 成了我
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回忆。 格郎河静
静地流，流淌着野草芳香，流淌着春
夏秋冬，流淌着山乡巨变的旋律。

啊，格郎河！ 又是一年春天到，
我悄悄走过你的身边， 我仿佛看见
了绿水青山的壮丽诗篇， 仿佛看见
了站立在村口目送我们远去的那一
个个熟悉而又亲切身影。

□ 蔡晓明

再见了，格郎河

《两江风流恋青山》 侯甫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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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的绿

天气晴朗，隔着玻璃，还能看到爬山虎
的脉络走向，它舒展得极为繁盛，映衬着天
空，蓝绿蓝绿的，点缀了我单调的窗台。 抬
眼望去，有丝丝流云。 一只鸟掠过，与天地
相融的刹那温柔。风也来了，爬山虎开始摆
动着他三瓣叶片， 就像摆动衣袖羞答答的
姑娘，不时敲打着玻璃，发出细碎声响。 这
一窗梦，陪伴我许多时间，她们往往一夜从
深绿退成浅绿、或染得绛红。

我被爬山虎充满生命张力的绿吸引，
从这个绿到六月的银杏。 以往深秋的银杏
更有氛围感，但今年颇为特殊，绿色叶子的
银杏舒展得很可爱。

初入三苏祠，便被两株银杏吸引，树干
遒劲有力，散发出岁月积淀的苍茫，扇形的
绿叶两边散开，仰望才能看清全貌。来到这
里总为苏东坡，在满眼即绿里，读着他的一
首首词，“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惆怅
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心中好似
与他有了感应，他的超然豁达、孤高旷远与
“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开始萦绕，让我在他
的慈悲里柔软，又跌落在他矛盾的哀愁里。

乌台诗案后， 他的文学梦得到了重振
与突破，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他迅速找到新
的方向。在岭南关注水利建设，与建筑工人
为伍建起西桥，过起“日啖三百颗，不辞常
做岭南人”的日子；在病无药、居无屋的儋
州，他依然饱含热情为当地百姓做好事，潜
心著书办学。 无论风雨，都“一蓑烟雨任平
生”，这不仅是精神的凝结，确是他真心所
好。 颠沛流离、亲人逝去、郁郁不得志的坎
坷包裹着他，他以“生活以痛吻我 我却报
之以歌”的方式破土、抽枝发芽、向阳生长。
像新生的绿，如同这门口的银杏，笔直、葱
绿、绵长。 爱意、思念、抱负揉进了他独特、
矛盾与包容的精神领域，伴着故乡的皎月，
流淌、遗憾，也遥望了千年。银杏不只是“与
君世世为兄弟”的手足亲情，而是绵延千万
里汇聚到一点的起始。

苏东坡的智慧、才情、心性虽至高至上，
亦会俯首尽看人间颜色。人与人都在生命的
维度里，不断与自我冲突，在相互妥协里共
处。像爬山虎颜色更迭，向上的绿不可或缺。

忍冬的白

雪白晶莹的雪花终于飘起来， 万物
归寂。

有人熬不到忍冬花开，就提前离开。
那天和平常无二，街上车水马龙，天灰蒙
蒙，草木也提不起精神，叶子还没有凋零
的启示。 仲夏后的秋天， 有点滑稽与煎
熬。 我看着这一切，久久沉浸在一个陌生
人的生死里。 我得知她死亡的讯息，想起
她的模样。 没成想在优雅的身影之下竟
是与病痛斗争后堆砌的笑。 她选择以不
再治疗、只服用止疼片的方式终结，坦然
面对，陌生、苍白、遥远。 难以想象，人面
临生死诀别时， 是怎样的一番斗争和选
择。 毕竟她和小朋友玩闹的场景不过过
去几天，人生虽有失意，但总有一种温柔
触及真心让人一往无前， 那又是怎样一
种痛可以舍弃温柔呢？

第一次接触死亡，是邻居的过世。幼小
的我毫无概念，和几个小朋友去摸了摸，肉
凉透了。 她的亲人在一旁讲着托梦一类的

玄谈，我才知道她的死亡早有昭示。 后来，
我的奶奶走了，我和父亲匆匆赶回，但终究
相隔太远，那一眼也成了终生的遗憾。奶奶
的逝去，我没有很大的触动，只是在她旁边
放完一整首《天路》，传说心诚的声音可以
远到你想去的地方。

我对死亡的恐惧，源于母亲。 大四的
时候，母亲得了一种怪病，肚子里莫名积
水 ，一直无法根治 、查明病因 ，她感觉时
日无多，忧心得不能自理，像个小孩子一
样走哪儿都拉着我们。 终于我在她的一
句话里崩溃：“我要是不在了， 你怎么办
啊！ ”强撑的坚强轰然倒塌，我感觉像登
临悬崖，唯有学会飞翔才能活下来。 生离
死别加身，像剥离了什么。

母亲的腹水后来被医生用针管抽出
来， 似乎逃过了一劫。 但她的怪病常常反
复，每次病发，我又揪心起来，好像又面对
生死的梦魇。

人一出生，就被设定了赴死的的钟响，
路的中途就是情绪的释放、催生与重来。人
活久了，烟火气越来越厚重，断舍离愈发艰
难。 在漆黑的夜里，没有星的指引，独行格
外孤单、寂寥、波折。但终究是要独自上路，
学会欣赏一颗星的璀璨，开往忍冬的白。

吹落的无

雨淅淅沥沥下起来了，落到土里，淋湿
楼房，洒向了爬山虎，沿着她的藤曼变成雨
滴，有时候还陡然形成落差，像个坐滑梯的
调皮孩童。时间，她慢，也快。她变化不同的
形态、颜色和气味。我的窗，一夜北风吹落，
光秃秃的，没有绿，也没有红。 透过雨的颜
色，我看到屋顶的白鸽，橘子树和你的低眉
浅笑、喜怒哀色。

一旁的女儿用小奶音学叫着 “白毛仙
姑”，缠着外婆同她讲白毛女的故事，我也重
温了小时候听故事的场景，那时候母亲脸上
还没有深深浅浅的褶皱， 身上还穿着的确
良衬衫，而我乖巧地在一旁陪着她弹棉花。

我去乡下看外婆， 发现她已经偶尔记
不起我。她喜欢呆在老屋里，尽管老屋被翻
修过多次，但依然保留老的味道。燕子仍然

在这里筑巢，从天井口望向的天空，依然灰
蒙蒙，或晴空万里，地面照旧是不舍得换的
青石板。 一切被舅母收拾得井井有条。 清
冷，但这里曾有外公带我玩“哒哒炮”以及
教我写毛笔字的场景， 我还能记清楚他的
样貌和他眼里的笑意。

这屋送走了很多人， 包括我的外公。
我和外婆静静坐下来， 彼此没有什么言
语，但我很享受这份安静。 偶尔说到重要
事情的时候， 外婆的脑袋就像开过光，比
如钱财，生怕我知道了她的秘密。 过过苦
日子的外婆可能一直做着发财梦，就像母
亲重复着买彩票前后的心情落差，为此乐
此不疲十几年。

“我们就这样庸庸碌碌过一生”窥探出
很多人生失意的窘态，想起“向天再借五百
年”的妄想，生活不禁安然起色。

有一天女儿问我：“妈妈我们要一起去
冬天了？ ”，我顿时觉得三岁孩童的语言可
以那么优美，不用被语法耽搁“诗性”。 我常
教导她：时间一艘火箭，要懂得取舍，去做
有意义的事情。 孩子怎么能懂，但是我需要
懂。 “人只有自己有了、够了，才能分出去给
别人”。 我陪着她再次观察窗外的爬山虎，
她兴奋地告诉我， 每个枝桠都有一个凸起
发黄的芽，大概是来年的绿。 此时，又好像
不那么光秃秃、赤条条了。

人生就应该时常慢下来，停下来，用一
冬寒冷的酝酿去等待山上的茶出绿， 用一
春的香气芬芳白兰花开， 用一秋的落叶馈
赠冬的皑皑。

在光秃秃的爬山虎下， 在熟悉的屋子
里， 又上演了父母的争吵不休。 我之前厌
恶，在望向窗外的时得到另外一种解读，生
怕以后再也见不到。

我傻傻地笑起来……又跌落在未来
……

又是一年爬山虎叶落， 身后是老态龙
钟的外婆和往后的无数。 我想起一首诗：
“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人间第三种颜色”。

无论怎样，都是自己的颜色。 我要带
上“诗酒趁年华”的热情，带女儿去看绿、
看红，看五颜六色缤纷，看无。

04 副刊 2023年 第11期
邮箱：sichuanzuojiabao@163.com 责任编辑：农夫 雨霖

人 间 三 色
□ 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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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
的一样，多少次、几回回，当我在烛光下提
起笔铺开稿纸冥想之时，沙老师的音容笑
貌，在历经了三十二个春秋之后，依然清
晰，像一帧帧珍贵的画面在我的脑海浮现
出来。

他永远用悠扬的男中音歌唱着生命
与激情，用言行引导学生发奋。

那个饥饿的年月 ，有一夜 ，我和外
婆因饥肠辘辘，有气无力地走在回家的
路上。 行至经营所时，忽然一阵悠扬的
小提琴声从路旁的围墙内飞出来，我和
外婆便不由自主地坐在路边一高一低
的两个石头上。 那琴声清纯而明亮，华
丽而甜美，抒情而自然。 入迷的我，右手
托着下巴 ， 仰望着夜空中月饼似的月
亮；围墙内两株高大的桉树的叶片也在
轻轻飘动， 颤动得像琴师弹琴的手指；
年老的外婆也满足地点燃了叶子烟，烟
斗上遂呈现出一闪一亮的星红 ； 这一
刻，夜空中的星星仿佛也呆滞了。

吸了一口烟， 外婆兴奋地说：“山中
有清泉，林中有百灵。 传说学校新来了位
沙老师，他的音乐如百灵鸟，刚才拉琴的
一定是沙老师！ ”

几天后，新学期开学了，沙老师任我
们初一班主任，教授语文和音乐。 他给我
们上的第一堂课是音乐课， 只见站在黑
板前的他，长着一张英俊的脸，穿着一件
青春的海魂衫，中等偏上的个子。 当他唱
到“渔家姑娘在海边哎，织呀织渔网”时，
全班同学报以如潮的掌声。 上语文课时，

沙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故
事，什么雨中脱掉衬衫洗雨浴，什么秋冬
游湘江击水 ， 什么孜孜求学觅救国路
……他讲得声情并茂、感人肺腑，动情处
声泪俱下， 这给我少年的内心荡起了理
想的双浆。

慢慢的， 沙老师那嘹亮的歌声传遍
了白坡山下的山山岭岭：《嘎达梅林》《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情深谊长 》《盼红
军》《保卫黄河》《红星照我去战斗》《渔家
姑娘在海边》《茉莉花》 ……一首首中外
经典名歌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翻动起
伏。 有一次公社组队到县里参加文艺汇
演，听说沙老师和一位女知青领唱的《长
征组歌》气势恢弘，一枝独秀。 在我的家
乡，沙老师那时已成为走红的“歌星”。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在区里工作的
父亲说：“你们沙老师书教得好， 歌唱得
好，连长辫子的妇女主任都看上他了。 ”我
暗地里为沙老师祝福喝彩！ 因为我知道那
位黑眼长辫身秀的妇女主任，是当时我的
家乡唯一的“乡花”。

1978 年初夏，我期末因各学科考试成
绩优秀和沙老师的竭力推荐而被评为 “优
秀学生”，第一次走上近千人的校会领奖台
领取奖状和奖品。校会结束，沙老师还把我

们初一快班的学生集中在三合土球场上开
会，他特意把我努力学习，取得优异成绩的
情况专门作了表扬性说明。会后，他把我带
到他的寝室里，送给我一本故事书，并笑着
对我说：“小伙子，加油！ ”我在回家的小路
上飞跑，看见远黛近绿的群山在微笑，家乡
的小河在欢腾。

暑假里，我每读完一个故事，就摆给
小伙伴和外婆听。 外婆笑得甜蜜蜜的，年
老的皱纹又布满额头。初冬新学年开学之
后，一个放农忙假的上午，我和生产队的
社员扦完一坡板田， 一字排开坐在田埂
边，外婆正聚精会神地给大家讲《创世经》
史诗故事，突然远处传来“呜呜”的哭声，
我顺着哭声望去， 在家乡那宽大的驿路
上，跑动着一群人，人群簇拥一个白色的
担架向下跑动……夕阳西下时，我坐在家
乡的小河边洗板锄，传来了“沙老师病逝”
的消息，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2000 年， 我在云雾缭绕的云峰乡遇
见沙老师的亲人海波， 摆起过去的沙老
师，我们有说不完的言语，唱起沙老师教
过的歌，我一连唱出十多首。 那晚的歌一
直唱到月落星稀黎明来。

去年夏天，我飞越十万大山，特意着一
件海魂衫，来到海南“天涯海角”处。 烟波浩
淼的大海，帆影点点，兴致勃勃的游客，在沙
滩和海边嬉笑追逐，有说有笑。 金发刘海女
导游则兴奋地唱起了 《渔家姑娘在海边》，
“大海边哎，沙滩上哎，吹榕树沙沙响……”
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蹿”出老师的形象来。

啊，沙老师！ 你在哪里？

魂 在 天 涯
□ 何永林

母亲的菜园子里有许多果蔬 ，
我却被韭菜旁的几束迎着朝阳盛开
的萱草花攫住了目光， 幽绿狭长的
叶子就地丛生， 亭亭的茎秆托举起
橘黄色的花朵，宛若云霞，淡黄色的
花蕊招摇，引来蝶蜂环绕。

萱草还有个极动人的名字叫忘
忧草，《博物志》中记载 :“萱草，食之
令人好快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
《诗经·卫风·伯兮》中有诗云：“焉得
萱草，言树之背。 ”关外硝烟四起，烽
火不断， 锁在深闺的女子思念在外
征战的丈夫，翘首盼望，等不来一封
书信，万般无奈之际，徘徊在空院中
寻求一支可以栽种在后庭院的萱
草，借以忘忧。 “思君如萱草，一见乃
忘忧。 ”这份心酸中夹杂有几分豁达

的心意， 在闺中女子细腻的心思间
跳脱成笺纸上如墨的字迹， 在日月
的迭代中蔓延成游子心里的潮湿，
步步回望， 目之所及全是慈母脚畔
的一簇橘黄。

小时候学习《游子吟 》，年过半
百的语文老师读到“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时红了眼眶。 彼时我尚年
幼，长大后外出求学，切身体会了身
旁无亲人的孤苦， 才发觉那抹泪花
里浸着的是无法追寻的过往和难以
平衡的缺憾。 游子身在旅途，单薄的
双肩一边支着理想，一边架着现实，
誓要对抗一场生命的虚无， 将过往
蕴藏进一支支色彩艳丽的萱草花，
步履不停， 匆匆扇动的飓风吹皱了
母亲曾经骄人的面孔。 花开花谢花
飘零，人来人离人远行。 门前的萱草
花不知开了多少季， 才盼得携来一
路风尘的游子！

诗人孟郊有云 ：“萱草生堂阶 ，
游子行天涯。 慈亲倚门望，不见萱草
花。 ”庭前种萱草，是为解心中烦闷，
只是不知这忘忧草， 是否真似古诗
中所描述的这般神奇浪漫， 解了那
春闺女子和慈母的忧愁？ 原来萱草
花的花语即为爱的忘却，教人放下。

晌午时分， 萱草花在骄阳下开
得更加艳丽，暖风佛过，萱草花纤纤
地摆动着身子。 花随风动， 影随花
动，花影斑驳间绽出一缕芬芳，观之
使人赏心悦目，似有清凉沁入心头。
静坐地头，在暖阳照人的午后，邂逅

一段萱草花的故事。
传说农民领袖陈胜，之前家境清

贫，讨饭为生，在讨饭的时候，全身浮
肿肿痛。 一日，陈胜讨饭到一家姓黄
的母女家，黄婆婆可怜陈胜，给他蒸
了三大碗萱草花吃， 不仅吃饱了，几
天之后， 全身浮肿也消退了。 《风土
记》中记载：“萱草花，其叶就地丛生，
两边分垂，叶似菖蒲叶而柔弱，又似
粉条儿菜叶而肥大。 叶间撺葶，开金
黄花，味甘无毒。 根凉亦无毒。 叶味
甘。 ”萱草花的根、叶可入药，具有健
脑和明目等功效，能显著降低血清胆
固醇含量。 人类传颂千年的故事大都
真假难辨，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也被风
干成书页之上的一行字迹， 悲喜难
辨，只有萱草花依旧盛开在先秦时伊
人踩过的那片湿润的土地上，朝开暮
蔫，秋深乃尽；在盛开的日子里，医治
着和千年前相差无几的人类。

薄暮时分，残阳浮于天际，绽放
了一日的萱草花静默地收起花蕾 ，
谦卑地迎接即将到来的黑夜。 我极
力忍住了想要采摘一朵萱草花献于
母亲的念头，踩着夕阳的影子往回走
去， 来时心里的烦闷已不见踪迹，渐
晓自己才是母亲心头的那株萱草
花，惟余一份感动盛开在心间！

自然之于人类，往往以一株花草
作为馈赠，医人疾患，美人味蕾；在纷
繁芜杂的尘世中给人一份清净， 一份
禅意。人们所困扰的，或许全然可以从
自然界孕育的草木花卉中得到答案！

一
朵
花
的
绽
放

□

邵

婷

从渺小到伟大， 一般人需要一
生的努力， 从伟大到震撼也许只有
大自然才能双手托出。 这是一个去
过蕨基坪的资深驴友对我说的富有
哲学思考的叹论。 一次饭后茶聊，驴
友眉飞色舞地谈起麻陇彝族乡蕨基
坪的神秘与苍茫， 禁不住手舞足蹈
起来，还打翻了我的茶杯。 但凡能令
人颠狂的境地， 一定有着他不同寻

常的遇见，从那天起，我就有一探蕨
基坪的心思了。

七月的雨如期而至， 八月的绿
也随之而来， 当地政府为了打造麻
陇地区文旅产业，开发旅游资源，一
个年轻有为 ， 能歌善舞的彝族汉
子—乡长杨华找到我， 恳请作协的
朋友到麻陇去体验一把， 也为当地
的青山绿水吟诗作赋， 宣传麻陇的
风土民情。

从米易出发，开车约两个小时，
北线经普威进入， 南线沿安宁河顺
流而下，无论哪条线，车窗外都是一
派苍翠， 八月的天气， 雨后空气清
新，山色苍茫，流水自天外，浮云从
路升，进入林间，鸟语唧唧，山花烂
漫，车行在山道上，当路边的果树变
为松树再变为高山草甸， 再变为一
地蕨类植物时，蕨基坪应该到了。

蕨基坪是一处高山草甸与山林
融合一起的高山小盆地， 四围是树
林、灌木与山石。白云生处，万千野花
一片嫩绿，同行的画家朋友说，那是
鹅黄或滕黄，不管什么红黄蓝，反正
就一个漂亮。久居世俗，混迹于街道，
挤身于名利，进入蕨基坪，面对一地
灿烂、满目清秀，我突然发现，五十多
年来， 我的生活是那样的缺乏色彩，
渺小而卑微，甚至无聊。 那些城市中
精心养植的玫瑰、茉莉，或者高大的
玉兰、火焰红，妖媚的三角梅抑或吃
钱的 “多肉”， 相对这一地的无名野
花，纯粹是一地鸡毛，那些花朵，仅是
一种颜色的感官，多肉无肉，鲜花无
鲜，而眼前这一地鲜活，一地芳草，一
地生命，一地诗意，一地纵情与春梦，
都在这一片花海中融去又绽放开来。

浮云压低温润的鼻息，松树投来春夏
的绿意，偶尔的一群山羊走过，富足
的步态，胜过城里豪人的“宝马”。 一
阵山雨袭来，酥润的点点滴滴，刚好
打湿面颊， 一位来此观光的耄耋老
人，被其女儿搀扶着，站在花海边，女
儿要为其撑伞， 老人却示意合上，激
动之余，还邀情我们同行的十余人与
他合影留念，也许，在他生命的历程
中， 这是一次难忘的值得纪念的场
景，从他颤颤巍巍步态里，也许他想
在这花海中再来一次奔跑。

看遍了蕨基坪的花， 花海沿山
边爬行的植被， 应是最富生命力的
漫山蕨类植物。 据说蕨基坪的地名
也因此而来。 蕨类植物有几千种，从
恐龙时代到此时此刻， 漫山遍野的
蕨苔花（其实蕨类是不开花的，当地
山民釆其嫩蕨台茎食用， 称之为蕨
台花）昭示着蕨类的坚强与伟大。 他
低矮的身段，招摇的四肢，挺拔的生
长，毫不掩饰的翠绿，一清二楚的叶
脉， 都透出低调的高傲， 贫贱的奢
华，甚至藐视一切动植物界，恐龙吃
不绝，野火烧又生！ 而蕨基坪的蕨还
有柔美的四季与温情的昭示， 畅游
其间， 高不过膝的枝叶抚摸你的伤
痛，你的无奈与脆弱，找一块无辜的
山石坐下， 蕨基坪的蕨苔花一定是
你最忠实的朋友。

老者向我作别， 他们要回到繁
华市区，我也要回到我市井的生存，
也许过了今天， 我再也不能回到今
日之蕨基坪，那一丛丛蕨台花，那一
簇簇芳草地。

□ 谭明发

蕨基坪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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